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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頭
有
個
保
暖
杯
，
是
參
觀
天
際100

時
買

的
，
因
為
質
地
不
錯
，
也
不
貴
。
回
來
後
細

看
，
上
面
的
﹁
符
號
﹂
很
有
趣
，
想
是
設
計

者
認
為
是
最
能
代
表
港
式
生
活
的
東
西
，
有

電
車
、
天
星
小
輪
、
﹁
大
眼
雞
﹂
木
船
、
雙

層
巴
士
、
人
力
車
、
波
浪
邊
兩
元
硬
幣
、
金
紫
荊

像
、
名
牌
購
物
袋
、
涼
茶
、
雞
蛋
仔
、
絲
襪
奶

茶
、
菠
蘿
包
、
燒
鵝
、
中
華
白
海
豚
、
砵
仔
糕
、

煨
番
薯
、
油
炸
鬼
、
魚
蛋
串
、
西
多
士
、
六
十
年

代
繪
花
暖
水
壺
、
車
公
廟
風
車
、
炒
栗
子
、
雞
尾

包
、
粽
子
、
廿
四
味
涼
茶
、
︽
花
樣
年
華
︾
女
裝

旗
袍
、
搖
搖
、
蝦
餃
燒
賣
叉
燒
包
、
特
區
旗
、
雞

公
碗
、
殖
民
地
紅
郵
筒
、
年
桔
，
和
最
奇
怪
的
，

是
一
個
戴
㠥
皇
冠
的
青
蛙
王
子
！

小
小
一
個
杯
的
圖
畫
，
幾
乎
全
是
代
表
香
港
的

﹁
行
貨
﹂
事
物
，
跟
六
十
年
代
蘇
絲
黃
的
世
界
沒
大

分
別
。
遊
客
景
點
賣
的
紀
念
品
，
本
來
就
不
必
深
究
。
眼
下

總
之
是
中
西
交
集
的
東
西
，
混
點
本
土
草
根
情
懷
，
就
可
以

代
表
香
港
。
好
比
我
們
去
遊
埠
，
大
笨
鐘
代
表
英
國
、
自
由

神
像
代
表
美
國
、
啤
酒
是
德
國
、
鐵
塔
和
牛
角
包
是
法
國
、

櫻
花
代
表
日
本
，
都
是
天
經
地
義
的
事
，
沒
有
這
些
﹁
符

號
﹂，
我
們
作
為
遊
客
也
不
收
貨
。

不
過
，
要
是
我
們
真
不
喜
歡
太
﹁
行
貨
﹂
的
東
西
，
要
為

香
港
設
計
一
個
全
新
的
保
暖
杯
，
上
面
可
以
畫
些
甚
麼
、
讓

遊
客
明
白
而
覺
得
有
趣
？
那
些
東
西
，
又
必
須
是
不
中
不

西
，
帶
草
根
土
味
，
才
符
合
遊
客
心
中
的
香
港
形
象
。
答
案

可
能
是
沒
有
。
來
來
去
去
，
還
不
是
帆
船
、
小
吃
這
些
，
原

因
不
是
香
港
人
的
生
活
貧
乏
，
而
是
我
們
還
未
找
到
比
帆
船

更
能
代
表
香
港
的
符
號
，
即
是
說
，
我
們
還
是
擺
脫
不
了
十

九
世
紀
以
還
，
我
們
作
為
漁
港
和
買
辦
的
基
本
身
份
。
年
前

政
府
銳
意
要
弄
香
港
品
牌
，
弄
了
條
飛
龍
，
叫
人
丈
八
金

剛
，
不
知
現
在
還
有
多
少
人
用
。

崩
口
人
忌
崩
口
碗
，
我
們
愈
是
不
中
不
西
，
又
中
又
西
，

就
愈
怕
見
到
交
集
的
東
西
，
所
以
混
血
兒
演
員
在
香
港
很
難

出
頭
，
因
為
兩
邊
不
是
人
。
我
每
天
用
這
暖
杯
喝
水
，
看
那

莫
名
奇
妙
的
青
蛙
王
子
，
也
百
感
交
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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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張
衍
榮

保暖杯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一
九
九
一
年
，
高
伯
雨
八
十
六
歲
，
多
年

的
渴
望
終
於
得
償
。
他
的
﹁
聽
雨
樓
﹂
事
隔

二
十
六
年
後
，
又
告
面
世
。
為
此
，
他
特
地

擺
了
幾
桌
酒
席
慶
祝
。
翌
年
，
他
就
溘
然
長

逝
了
。

他
在
上
海
書
局
版
的
︽
聽
雨
樓
隨
筆
初
集
︾
曾

說
，
要
效
南
宋
洪
邁
︽
容
齋
隨
筆
︾
一
集
一
集
的

出
版
下
去
，
可
是
自
一
九
六
四
年
南
苑
書
局
的

︽
聽
雨
樓
叢
談
︾
後
，
就
再
沒
有
出
版
過
︽
聽
雨
樓
︾

了
。
直
到
一
九
八
九
年
末
，
他
向
小
思
說
，
很
想

出
一
本
自
選
集
，
沒
有
出
版
社
承
擔
，
他
便
自
費

印
行
。

小
思
者
，
有
心
人
也
。
多
方
奔
走
，
兩
年
後

︽
聽
雨
樓
隨
筆
︾
出
版
了
。
在
︿
後
記
﹀
裡
，
高
伯

雨
說
：

﹁
現
在
出
版
的
︽
聽
雨
樓
隨
筆
︾，
本
應
加
為

﹃
二
集
﹄
字
樣
的
，
因
為
一
九
六
一
年
上
海
書
局
為

我
出
版
過
一
本
︽
聽
雨
樓
隨
筆
初
集
︾，
後
來
不
想
再
出
二
集

了
，
我
便
在
南
苑
書
屋
出
版
︽
聽
雨
樓
叢
談
︾⋯

⋯

自
此
即

未
嘗
以
︽
聽
雨
樓
隨
筆
︾
書
名
問
世
至
今
已
有
二
十
六
年
。
﹂

在
此
之
前
，
以
﹁
聽
雨
樓
﹂
為
名
一
共
出
了
三
部
，
除
上

所
述
兩
部
，
還
有
一
九
五
六
年
創
墾
出
版
社
的
︽
聽
雨
樓
雜

筆
︾。
八
十
年
代
，
波
文
書
局
的
黃
孟
甫
對
他
說
，
可
以
為
他

二
集
三
集
的
出
版
下
去
。
高
伯
雨
聽
了
十
分
高
興
，
誰
知
全

書
已
排
版
，
校
對
妥
當
，
還
看
過
清
樣
，
以
為
可
成
事
了
，

孰
料
波
文
虧
欠
印
刷
費
，
印
刷
廠
要
付
清
才
肯
開
動
機
器
，

︽
聽
雨
樓
︾
遂
胎
死
腹
中
。

高
伯
雨
說
這
是
第
二
次
﹁
災
難
﹂。
第
一
次
﹁
災
難
﹂，
則

是
一
九
五
八
年
，
即
是
創
墾
版
面
世
之
後
，
他
說
：
﹁︽
文
匯

報
︾
為
我
出
版
︽
隨
筆
︾，
排
了
三
四
十
頁
，
忽
然
把
稿
件
全

部
失
去
，
為
什
麼
失
去
，
李
子
誦
兄
莫
名
其
妙
，
我
更
莫
名

其
妙
。
後
來
賠
我
以
金
錢
。
﹂

第
三
次
﹁
災
難
﹂，
發
生
於
八
十
年
代
末
，
即
是
波
文
事
件

之
後
，
有
曾
姓
書
商
願
出
版
，
價
錢
傾
妥
，
即
交
稿
件
一

帙
，
孰
料
又
告
吹
，
曾
某
不
知
何
故
，
突
然
失
蹤
。

有
此
﹁
三
厄
﹂，
高
伯
雨
告
之
小
思
，
企
盼
自
費
出
版
，
以

娛
晚
年
，
於
是
一
九
九
一
年
的
︽
聽
雨
樓
隨
筆
︾
出
版
了
，

但
已
取
消
﹁
二
集
﹂
之
名
。

高
伯
雨
筆
耕
數
十
載
，
在
報
刊
﹁
塗
鴉
﹂，
稿
件
數
量
又
豈

只
這
幾
部
！
﹁
聽
雨
樓
﹂
想
不
到
在
他
逝
世
十
年
後
，
又
經

小
思
奔
走
，
終
於
能
一
集
又
一
集
出
版
了
。
可
惜
他
已
看
不

到
。這

就
是
牛
津
出
版
社
新
近
出
版
的
︽
聽
雨
樓
隨
筆
︾，
連
同

他
另
外
的
著
作
，
共
出
十
卷
，
編
排
精
美
。
假
如
在
他
生
前

能
出
版
，
老
人
家
必
老
懷
大
快
。

第
一
、
二
集
的
︽
聽
雨
樓
隨
筆
︾，
是
上
文
所
說
的
四
本
舊

作
重
新
編
排
。
第
三
集
以
後
的
文
章
，
則
擷
自
報
刊
，
據
小

思
在
前
言
中
說
，
這
些
未
結
集
的
文
字
，
是
高
先
生
親
自
剪

下
來
貼
在
小
本
子
中
，
留
給
女
兒
的
。

饒
宗
頤
一
九
六
八
年
︽
題
伯
雨
兄
聽
雨
樓
雜
筆
︾
詩
中
有

云
：﹁

雨
中
春
樹
憶
南
村
，
筆
法
君
家
有
本
源
。

絕
似
哀
湍
奔
筆
底
，
瀟
瀟

飛
雨
隔
江
繁
。
﹂

不
錯
，
高
伯
這
些
隨
筆
，

確
有
﹁
本
源
﹂，
屢
補
正
史

之
闕
，
午
夜
讀
之
，
竟
不
能

釋
手
，
直
至
雞
啼
。

聽雨樓的災難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成
龍
走
紅
後
，
多
部
影
片
的
女
主
角
，
如
早
期

︽
警
察
故
事
︾
的
張
曼
玉
、
︽
我
是
誰
︾
的
山
本

未
來
、
︽
一
個
好
人
︾
的
李
婷
宜
、
︽
玻
璃
樽
︾

的
舒
淇
、
︽
特
務
迷
城
︾
的
徐
若
瑄
、
︽
簡
單
任

務
︾
的
吳
辰
君
、
︽
城
市
獵
人
︾
的
王
祖
賢
、

︽
紅
番
區
︾
的
葉
芳
華
等
等
，
做
過
成
龍
片
女
主
角
真

正
風
風
光
光
嫁
得
出
去
的
看
來
就
只
有
最
近
︵
六
月

初
︶
嫁
給
鳳
凰
衛
視
高
層
廖
懷
南
先
生
的
吳
辰
君

了
。
這
位
廖
懷
南
來
頭
不
小
，
是
前
港
澳
辦
中
央
官

員
廖
暉
的
公
子
，
亦
即
革
命
先
輩
的
廖
承
志
的
孫

兒
，
真
正
的
高
幹
子
弟
也
。

一
九
九
六
年
吳
辰
君
接
拍
︽
簡
單
任
務
︾
時
，
只

有
十
六
歲
，
唯
一
原
因
是
，
一
、
她
英
語
好
︵
此
片

是
發
行
荷
里
活
的
國
際
片
︶，
二
、
她
是
台
灣
國
際
游

泳
隊
總
教
練
的
女
兒
，
泳
術
高
明
，
而
戲
中
要
扮
演

的
是
一
個
水
族
公
園
的
鯊
魚
飼
養
員
，
有
很
多
水
中

鏡
頭
，
小
女
孩
吳
辰
君
就
剛
好
派
用
場
了
。

拍
該
片
時
吳
辰
君
在
香
港
呆
了
不
少
日
子
，
但
粵

語
始
終
學
不
好
，
片
場
製
作
組
的
人
全
是
粵
人
，
把

她
名
字
諧
音
故
意
讀
為
﹁
吳
神
棍
﹂，
個
個
﹁
神
棍
﹂

﹁
神
棍
﹂
的
叫
她
，
她
照
應
無
誤
。
該
片
後
吳
辰
君
在

港
台
影
視
活
躍
多
年
沒
有
傳
過
緋
聞
，
想
不
到
十
多

年
之
後
，
今
年
嫁
給
高
幹
子
弟
，
是
﹁
成
龍
女
性
﹂

之
中
一
位
有
特
殊
歸
宿
的
女
孩
子
。
今
後
相
信
她
會

減
少
拍
戲
了
，
以
後
生
下
一
班
可
愛
兒
女
便
會
可
去

做
他
們
的
游
泳
教
練
。

說
起
來
﹁
吳
神
棍
﹂
從
影
的
第
二
部
片
，
是
一
部

﹁
禁
片
﹂，
片
名
被
當
年
之
港
英
時
代
一
九
九
七
年
初

之
電
檢
署
禁
了
。
因
為
那
一
年
導
演
谷
德
昭
拍
了
一

部
片
，
取
名
為
︽
多
戀
事
︾，
諧
音
是
粵
語
一
句
粗

口
，
居
然
獲
通
過
公
映
，
由
於
片
名
有
趣
，
十
分
賣

座
，
而
繼
成
龍
片
︽
簡
單
任
務
︾
成
功
後
，
嘉
禾
派

給
吳
辰
君
主
演
的
第
二
部
片
本
名
︽
青
年
幹
探
︾，
吳

奇
隆
為
男
主
角
，
愛
上
一
個
偷
渡
來
港
的
大
陸
妹
吳

辰
君
，
由
於
他
為
吳
辰
君
及
其
親
友
擺
生
日
宴
而
被

警
方
一
網
成
擒
，
故
事
頗
動
人
，
嘉
禾
叫
在
下
改
片

名
，
我
便
取
名
為
︽
生
日
多
戀
事
︾，
此
名
也
是
取
了

粵
語
諧
音
粗
口
名
，
公
映
卻
賣
座
慘
淡
，
所
以
被
行

家
笑
阿
杜
此
片
名
﹁
認
真
多
戀
事
﹂。
但
吳
辰
君
由
此

正
式
入
了
行
，
在
內
地
和
港
台
都
走
紅
了
，
現
在
更

找
到
好
歸
宿
，
這
卻
是
十
分
成
功
的
一
樁
﹁
多
戀
事
﹂

啦
。

「神棍」從影記
阿　杜

杜亦
有道

好
友
在
布
列
塔
尼
居
住
已
三
年
，
她
對

這
個
地
方
有
㠥
特
殊
的
感
情
，
想
來
可
能

與
保
羅
高
更
有
關
吧
？！
她
對
繪
畫
藝
術
一

直
有
偏
愛
，
從
前
是
專
注
鑑
賞
，
旅
居
莊

園
後
，
開
始
執
畫
筆
揮
毫
。

她
說
，
在
布
列
塔
尼
，
讓
人
有
繪
畫
的
欲

望
。畫

家
保
羅
高
更
曾
在
布
列
塔
尼
居
住
了
五

年
，
一
對
善
良
的
夫
婦
給
他
提
供
了
旅
館
裡
的

一
個
房
間
，
便
宜
到
幾
乎
免
費
。
之
後
，
高
更

的
學
生
們
也
追
隨
他
來
到
這
個
生
活
很
便
宜
的

小
城—

—

阿
凡
橋
︵Pont

A
ven

︶，
並
在
這
裡
創

立
了
著
名
的
﹁
阿
凡
是
橋
畫
派
﹂。
後
來
，
高
更

在
大
溪
地
的
最
後
歲
月
裡
，
還
追
憶
㠥
在
布
列

塔
尼
度
過
的
日
子
，
他
說
那
裡
是
他
的
天
堂
。

高
更
在
布
列
塔
尼
留
下
了
他
一
生
中
許
多
重
要

的
作
品
如
﹁
黃
色
基
督
﹂、
﹁
布
列
塔
尼
的
農
民
﹂

等
。

高
更
的
繪
畫
傳
統
一
直
傳
留
到
今
天
，
在
現
在
的
阿
凡

橋
，
有
來
自
歐
洲
各
地
的
自
由
藝
術
家
，
各
種
風
格
及
流

派
的
作
品
，
都
聚
集
在
這
個
小
城
裡
。
散
步
在
阿
凡
橋
的

曲
折
小
巷
裡
，
就
像
穿
梭
於
一
個
現
代
派
的
藝
術
館
。

好
友
說
，
要
用
文
字
來
描
述
一
幅
布
列
塔
尼
的
風
情

畫
，
會
感
到
文
字
的
蒼
白
，
只
有
顏
色
才
可
以
準
確
地
描

述
一
個
真
實
的
布
列
塔
尼
。

讓
我
們
閉
上
眼
睛
，
想
像
㠥
一
片
銀
色
的
沙
灘
、
一
片

綠
色
的
森
林
、
一
條
寧
靜
的
藍
色
的
河
，
河
裡
映
出
的
是

一
排
灰
頂
的
、
有
㠥
雕
花
陽
台
的
古
老
房
子
；
河
邊
停
泊

㠥
幾
條
或
白
色
或
藍
色
的
小
木
舟
；
成
簇
的
花
擁
在
棕
色

的
小
木
窗
下
，
古
老
的
木
風
車
緩
緩
的
轉
㠥
。
夕
陽
中
金

頂
的
教
堂
，
有
遙
遠
的
鐘
聲
迴
蕩
，
路
邊
小
店
裡
迴
旋
㠥

親
切
的
布
列
塔
尼
音
樂
，
櫥
窗
裡
擺
㠥
手
工
彩
繪
的
陶

器
，
飄
出
的
是
咖
啡
的
濃
濃
香
味⋯
⋯

身
邊
是
十
五
世
紀
的
古
老
房
屋
，
牆
壁
上
貼
㠥
彩
色
的

木
條
，
就
這
樣
慢
慢
地
、
安
靜
地
走
㠥
，
在
布
列
塔
尼
的

小
城
中
，
悠
然
恍
如
隔
世
。

彩繪布列塔尼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
大
學
之
道
，
在
明
明
德
，
在
新
民
，
在
止
於

至
善
。
﹂︽
禮
記
．
大
學
︾，
此
乃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聯
合
書
院
校
訓
﹁
明
德
新
民
﹂
的
出
處
。
然
而
，

在
聯
合
書
院
任
院
長
十
年
的
馮
國
培
教
授
眼
中
對

深
受
校
訓
薰
陶
的
聯
合
書
院
學
生
特
質
評
價
是

﹁
明
德
是
學
問
，
新
民
是
道
德
，
聯
合
的
學
生
在
這
兩
方

面
都
做
得
不
錯
﹂。
馮
國
培
是
位
著
名
生
化
病
理
教
授
，

但
在
人
文
科
學
方
面
同
樣
有
高
深
學
問
。
他
對
﹁
明
德

新
民
﹂
校
訓
有
如
此
論
述—

—

﹁
明
德
新
民
﹂
其
精
神

在
於
彰
顯
人
類
與
生
俱
來
的
光
明
美
善
的
德
性
，
並
推

己
及
人
，
使
人
們
除
掉
舊
習
革
新
社
會
。
對
於
如
何
才

能
落
實
這
崇
高
教
育
理
想
，
馮
國
培
教
授
指
出
，
不
可

能
單
靠
一
、
兩
個
人
之
力
推
動
，
而
是
需
要
書
院
同
仁

團
結
一
致
。
十
年
耕
耘
，
馮
國
培
很
欣
慰
現
時
聯
合
已

奠
下
堅
實
團
隊
去
推
動
書
院
事
務
。
今
年
是
聯
合
書
院

成
立
五
十
五
周
年
，
這
個
團
隊
在
馮
院
長
領
導
下
，
舉

行
一
連
串
慶
祝
活
動
。
馮
教
授
常
驕
傲
地
稱
自
己
是
聯

合
人
，
的
確
他
是
眾
多
光
輝
聯
合
人
之
一
。
最
令
聯
合
人
驕
傲
的

是
譽
滿
全
球
諾
貝
爾
物
理
學
得
獎
人
高
錕
教
授
。
光
纖
之
父—

—

高

錕
教
授
曾
任
聯
合
書
院
電
子
學
系
創
系
主
任
，
為
表
揚
高
錕
教
授

傑
出
科
學
成
就
及
在
任
時
帶
領
學
院
取
得
長
足
發
展
，
高
錕
教
授

被
委
任
為
聯
合
書
院
桂
冠
學
人
哩
。
該
書
院
十
分
重
視
通
識
教

育
，
目
的
是
要
開
拓
同
學
視
野
之
餘
，
還
要
為
培
養
同
學
之
間
跨

學
科
的
合
作
與
交
流
。
本
港
下
學
年
度
開
始
大
學
將
實
施
四
年
新

學
制
。
在
此
之
前
，
副
院
長
兼
通
識
教
育
主
任
余
濟
美
教
授
和
副

院
長
張
雙
慶
教
授
正
為
通
識
教
育
設
計
通
識
科
目
和
活
動
。

王
維
基
校
友
曾
以
︽
知
其
不
可
而
為
之
︾
作
講
題
，
這
位
在
香

港
電
訊
科
技
和
電
視
製
作
充
滿
傳
奇
故
事
的
聯
合
人
，
返
母
校
與

校
友
分
享
成
功
之
路
，
吸
引
力
大
。

天
下
無
不
散
之
筵
席
，
整
天
笑
容
掛
面
的
馮
國
培
院
長
任
期
屆

滿
，
他
退
而
不
休
，
仍
被
委
任
為
聯
合
書
院
校
董
會
董
事
、
基
金

會
董
事
哩
。
他
將
繼
續
專
注
研
究
癌
症
的
生
化
病
理
，
馮
教
授
對

中
醫
中
藥
研
究
尤
為
專
注
，
祝
福
他
在
致
力
研
究
從
中
藥
提
煉
出

抗
癌
藥
成
功
，
為
人
類
健
康
謀
福
祉
。

很
高
興
，
祝
賀
余
濟
平
教
授
接
任
聯
合
書
院
院
長
，
無
獨
有

偶
，
余
濟
平
也
繼
承
了
馮
院
長
燦
爛
笑
容
和
謙
謙
君
子
之
風
度
。

說
來
也
真
巧
，
副
院
長
王
香
生
教
授
同
樣
也
笑
容
可
掬
。
新
學
期

任
副
院
長
的
還
有
生
物
學
專
家
關
海
山
教
授
和
麥
太
陳
淑
霞
教

授
，
她
是
位
優
化
英
語
教
學
專
家
。
芬
姐
是
書
院
校
董
之
一
，
她

舉
辦
手
機
與A

PP

大
賽
，
雖
以A

PP

點
擊
率
數
量
作
評
審
準
則
，
但

也
設
評
審
團
公
正
審
定
。
王
香
生
副
院
長
樂
意
出
任
評
審
團
之

一
，
以
玆
支
持
。

岑
才
生
校
董
主
席
因
年
老
而
辭
主
席
職
位
，
他
的
最
佳
拍
檔
張

㟾
昌
博
士
，
繼
任
校
董
會
主
席
，
深
慶
得
人
。

「明德新民」
思　旋

思旋
天地

四
年
前
，
我
們
送
女
兒
到M

IT

麻
省
理
工
入
學
，
入
住
了

K
E
N
D
A
L
L

H
O
T
E
L

一
八
九
四

年
建
成
，
前
身
是
消
防
局
，
樓
梯

是
鐵
造
的
，
掃
上
黑
漆
，
走
在
上

面
咯
咯
有
聲
，
十
年
前
才
改
裝
成
今
天

的
精
品
酒
店
，
早
餐
不
問
房
號
，
坐
下

來
便
吃
，
吃
飽
了
隨
意
向
小
鐵
桶
擲
下

小
費
，
自
由
自
在
。

在
此
附
近
是
地
鐵
站
，
兩
個
站
以
外

已
是
哈
佛
，M

IT

與
哈
佛
氣
氛
大
異
其

趣
，
哈
佛
四
處
紅
磚
大
屋
，
人
們
穿
㠥

整
齊
小
格
恤
衫
西
褲
、
密
頭
鞋
；M

IT

建
築
物
千
奇
百
怪
，
其
中
一
座
海
棉
宿

舍
，
滿
佈
小
窗
戶
，
遠
望
一
點
一
點
，

十
足
海
棉
的
小
氣
孔
，
有
趣
；
學
生
衣

㠥
隨
意
，
T
恤
運
動
褲
，
踢
拖
。

四
年
前
我
這
烏
龍
媽
媽
，
竟
忘
了
為

女
兒
帶
被
套
，
急
起
來
把
兩
張
床
單
縫

合
起
來
使
用
。
那
個
晚
上
我
耗
盡
了
酒

店
用
的
針
線
小
包
，
一
針
一
針
地
縫

㠥
，
心
裡
又
捨
不
得
女
兒
，
心
情
何
其

沉
重⋯

⋯

。
我
一
直
以
為
四
年
極
難
度
過
，
誰
知
，

今
天
我
又
回
到
了
波
士
頓
出
席
女
兒
的
畢
業
禮
了
。

我
們
沒
有
訂
酒
店
，
乾
脆
住
到
女
兒
的
宿
舍
大
樓
，

二
十
五
美
元
一
晚
，
是
家
屬
價
格
，
畢
業
生
福
利
。

女
兒
的
宿
舍
既
陌
生
又
熟
悉
，
這
地
方
正
是
我
們

經
常
在
電
腦
上
視
像
通
話
的
背
景
。
親
身
接
觸
女
兒

日
常
生
活
的
環
境
，
上
學
的
路
線
，
心
情
非
常
踏

實
。
回
想
當
年
，
第
一
次
接
到
她
哭
訴
同
級
同
學
自

殺
身
亡
的
電
話
：
﹁
這
裡
讀
書
很
辛
苦⋯

⋯

﹂。
我

的
心
跳
了
出
來
。
實
在
，
我
一
直
擔
心
，
這
間
全
球

十
佳
的
學
府
收
了
怎
樣
尖
子
的
學
生
。
調
查
所
得
，

他
們
其
中
四
分
一
的
學
生
自
我
感
覺
是
全
校
四
分
三

最
差
勁
的
，
壓
力
非
常
大
，
故
此
學
校
每
年
都
增
多

了
一
天
的
假
期
，
給
學
生
放
鬆
心
情
。
面
對
女
兒
所

承
受
的
功
課
重
擔
，
我
只
鼓
勵
㠥
，
這
樣
的
經
歷
並

非
人
人
可
得
，
妳
要
在
這
學
懂
逆
境
自
強
，
放
膽
求

助
，
大
不
了
，
回
到
爹
媽
身
邊
就
是
了
。

今
天
，
戴
上
四
方
帽
子
的
畢
業
生
都
付
出
過
無
比

的
努
力
，
家
長
都
為
子
女
感
到
無
上
的
光
榮
。
麻
省

的
黃
昏
、
河
景
、
紅
茶
、
藍
天
、
白
雲
都
是
女
兒
的

最
愛
，
我
這
媽
媽
過
客
也
迷
戀
上
了
。
波
士
頓
，
我

們
後
會
有
期
！

波士頓，後會有期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別別別，千萬不能開刀！」一聽說醫生要辛嫂
馬上住院開刀，我便趕緊打破，「我單位的黨委書
記患腦瘤，就是在這家醫院開刀後不到三個月便收
攤的。而且，我剛從報紙上得知，山東一位腫瘤科
醫生寫文章揭露說，這年頭利益至上，不少醫院都
把腫瘤病人當唐僧肉，有理無理先捉住開刀，然後
再放療、化療、喝中藥一條龍『服務』，目的是讓
各科室把『該賺的錢』都賺上，賺足，至於病家是
不是被搾乾，病人是不是一命嗚呼，他才懶得管
呢！而那些稍有良知的醫生卻往往有苦難言，愛莫
能助。」
「啊？還有這種事？」辛兄深感意外，「我原先

只曉得開刀風險太大，病人也會非常痛苦，哪曉得
還有這些筋！」
「因此，我覺得陌生醫生的話，最好還是先打個

問號再說。」我告誡道。
「是啊是啊，聽你這一說，我越發不敢叫她開刀

了。」辛兄說，「其實，我也上網了解了一下，
像她這種腫瘤，最好的治療方法應該首選伽馬刀
⋯⋯」
我不由脫口道：「那你就趕緊用伽馬刀治呀！」
辛兄說：「問題是，這裡沒有伽馬刀哇！」
「什麼？那麼大的醫院，全省數一數二的，又是

教學醫院，他們會沒有伽馬刀？」我好生詫異。
「他們說，伽馬刀長春有，天津有，上海北京都

有，就武漢沒有！」辛兄說，「網上諮詢的結果也
是武漢沒有比較權威的伽馬刀。」
這就蹊蹺了。
伽馬刀問世已然半個多世紀，人們或許早已忘卻

了那位瑞典教授姓甚名誰，可他所提出並致力研究

的「立體定向放射外
科體系」卻名聞天
下，尤其「村子西
頭」，可謂婦孺皆知。
經過60餘年的不斷探

索、改進和完善，放射源已由最初的X射線、質子
射線逐漸改為伽馬射線，形成「立體定向伽馬射線
放射治療系統」，也即「伽馬刀」。這種融現代放射
物理、放射生物、醫學影像、計算機、智能自動化
控制等多門類學科於一體，以治療人體顱腦疾病為
主的大型高科技治療設備，業已步入成熟期，正以
其超凡的身手挽救生命，造福人類。
而我國這方面的研究與推廣起步也並不晚，媒體

報道上世紀90年代初即已開始，1996年起開始臨床
應用。現在國產伽馬刀已經廣泛應用於臨床一線，
現已治療患者二十多萬例，並以每年五萬例的數量
增長。
如此大張旗鼓地普及之下，十數年過去，堂堂國

際大都市，又是「九省通衢」之地，怎麼會沒有伽
馬刀呢？我暗忖，這不可能！一準是哪兒出了「腸
梗阻」。
「那網上說沒說武漢就近哪裡有伽馬刀呢？」我

問。
辛兄說：「網上介紹，就近的只有解放軍XX醫

院，在襄樊。這就是我給你打電話的原因，不然
⋯⋯」
「我明白了。」我打斷道，「我在那裡上過學，

人熟地也熟。而且，那兒的朋友就有腦外科的權
威。行，我幫你打聽去。」
我想了想，又問伽馬刀和手術開刀的費用各是多

少？辛兄告訴我，伽馬刀大約在1.1至1.3萬元左
右，而手術開刀至少6萬元。我不禁恍然大悟，
「鬼」不就在這裡麼？伽馬刀擋了財路，人家吃不
㠥唐僧肉了！由此我更加堅信，從地方到部隊，武
漢這麼多家醫院，不可能沒有伽馬刀！如果不是上

了幾歲年紀不好意思孟浪的話，我還真敢誇口：兄
弟一定給你就地找到伽馬刀！
果不其然，一電話打到襄樊，朋友說，「哪裡用

得㠥到這裡來呀，武漢多得很！而且，我跟他們都
很熟，如果需要的話，我可以直接給他們打招
呼。」
不用說，伽馬刀不用我踏破鐵鞋，幾乎不費吹灰

之力就給找到了。然而，思前想後，我卻怎麼也高
興（或曰慶幸）不起來，尤其將事情置於時代與社
會的大背景下審視解讀時，那就根本不是什麼高興
不高興的問題了，而是悲哀不已，痛心不已！
首先是辛嫂的悲劇性格所折射出來的問題。
辛嫂有句口頭禪：「沒有我就沒有這個家」。她

自恃功高蓋世，有意無意將自己擺在家庭乃至家族
「大救星」的位置上，不尊重丈夫（當然也包括家
人），甚至不拿其當人，動輒辱罵，為所欲為。她
渾然不覺這是一種精神傷害，乃至人權踐踏，習以
為常，我行我素。這種粗野的行為方式，非但把自
己的汗血功勞徹底抵銷，甚至走向了「大救星」的
反面。
不難判定，這種性格上的分裂，實乃人性之扭

曲。究其原因，固然有文化、教育、地位、層次、
視野、素養等等之因素，但更主要的恐怕還是傳統
美德橫遭顛覆性破壞後，取而代之的是愚昧、野蠻
和瘋狂。
或許，伽馬刀對付她的顱內病灶——腦腫瘤綽綽

有餘，但對畸形時代留給她的精神病灶——人性扭
曲，則絕對無能為力。而這種精神病灶，不僅為害
「社會細胞」的和諧，危及婚姻，甚至也同樣會危
及到健康，乃至生命——
研究發現，人們罹患腫瘤，大致有五種原因：習

慣、飲食、環境、遺傳、心理，而最易忽視的便是
這「心理」二字。現代醫學揭示，心理（精神狀態）
直接影響內分泌，而內分泌一旦失調，免疫力必然
大大下降。時間一長，肌體內的腫瘤因子便會乘虛

而起，興風作浪。
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精神病灶與器質性病

變，一個是慶父，一個是魯難。慶父不死，魯難自
然未已。
必須指出的是，「辛嫂現象」並非個案，問題的

嚴重性也正在於此。它充分表明，畸形時代造成的
人性扭曲，不幸已然成為民族精神機體上的病灶，
且開始大面積發作了，而伽馬刀縱然法力無邊，卻
對這麼一個「慶父」束手無策。嗚呼，如何不悲，
焉能不痛？！
其次是伽馬刀在我們這裡似乎有點「懷才不

遇」，甚至「生不逢時」。本該在治療人體顱腦等嚴
重疾病上大顯身手的，可偏偏遇上了一個利慾熏心
的時代！總為浮雲能蔽日，不教「胡馬」度陰山，
你又能有什麼轍？
我們也許需要從頭說起了。畸形時代的社會扭曲

人性，分裂性格，這自不待言，問題是這種遺患決
不是一朝一夕能夠解決的，包括辛兄辛嫂在內的許
多人都已經吃足了它的苦頭，往下還不知要殃及多
少人？更叫人揪心的是，而今，「一切向錢看」已
氾濫成災，成為新的精神病灶，它對我們這個民族
精神長城的致命摧毀，更不知又要貽害多少年多少
代了！
正因為如此，清除精神病灶，刻不容緩，可清除

精神病灶的「伽馬刀」，它又在哪裡呢？「沉舟側
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或許，它就在不可
抗拒的歷史潮流中？「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

又 一
村 」，
或者，
它就在
天下蒼
生的人
心裡？

尋找伽馬刀（下）

■「一切向

錢看」成為

了新的精神

病灶，清除

它的「伽馬

刀」在哪裡

呢？

網上圖片

■2012的新版。


